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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抖音平台上有关疾控中心论文事件的短视频为例，在将科学形象界定为“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

学形象”和“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框架基础上，考察科普短视频这一媒体形式所呈现出来的科学形

象。研究结果显示，抖音平台上能够获得一定关注的有关论文事件的短视频数量有限，且样本中的短视频

更倾向于呈现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从传统媒体采访视频到短视频呈现出的是对科

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的过滤过程，而制作者、短视频的形式特点、受众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影响短视

频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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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直接接触和感受科

学的机会较为有限，尤其对于已经完成学校

教育的公众，他们对于科学的信息往往来自

媒体。因此，媒体中呈现出来的科学形象对

于公众对科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

媒体中的科学形象一直是学者们较为关

注的问题。一方面，已有研究关注媒体对科

学的选择与呈现问题，如比尔切斯 - 冈萨雷

斯等人发现，动画的媒体形式呈现出的是一

种扭曲的科学和科学家形象 [1]；又如多明戈斯

等人发现，科学家认为动画中表现的合成生

物学有过于简单的倾向 [2]；莱姆库尔等人关注

了在不同类型媒体中工作的记者在处理科学

不确定性时的不同决策方式 [3]。另一方面，已

有研究关注媒体上呈现出的科学模式的原因，

如莱姆库尔从国家媒体结构方面探讨了不同

国家的媒体呈现出来的科学的不同 [4]，又如梅

森 - 威尔克斯从制作者的角度研究了 BBC 纪

录片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科学形象的原因 [5]。但

已有研究往往关注于常态下媒体对科学的呈

现，较少关注公共危机情况下媒体对仍处于

科学共同体情境下的科学形象的呈现。

传 统 的 科 学 传 播 模 型 认 为， 科 学 是 从

科学共同体语境向公众语境的单向流动过

程，且科学共同体语境下的科学和公众语

境下的科学是截然不同的 [6]。克吕和希恩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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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

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内行专家层

面的传播（intraspecialist level）、专家间的传

播（interspecialist level）、 教 育 层 面 的 传 播

（pedagogic level）、科普层面的传播（popular 

level）[7]。 在从内行专家层面向更广泛的受

众层面传播的过程中，科学逐渐去掉了对研

究过程、值得争议的细节、不确定性、科学

共同体群体的认同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痕迹，

而变成了明确和客观的科学。在本文中，科

学形象指科学被描绘与呈现出来的形象，而

媒体中的科学形象主要指的是媒体对科学的

描绘与呈现。科学有各种不同的侧面，媒体

在呈现科学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如果媒

体中的科学形象过于单一，可能造成公众对

科学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式，影响公众有关科

学的个人框架的建构，从而影响公众个人对

之后与科学相关的议题的感知与理解。

本文将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抖音平台上有

关疾控中心论文事件的短视频为例，在将科

学形象界定为“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

和“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框架基础上，

考察科普短视频这一媒体形式所呈现出来的

科学形象。之所以选择短视频，主要是作为

一种新的媒体形式，短视频具有轻松、形象、

碎片化，以及容易转发等优势，发展迅速，

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可能受到短视频影响

的受众数量也越来越多。已有研究主要关注

科普短视频的传播形式与传播效果 [8-11]，较少

关注科学形象的内容。因此，短视频中的科

学形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及可能的问题
无论是在学校教育还是在大众媒体中，

科学往往被塑造成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客观且

确定的科学知识。如在学校教育中，科学被简

化为确定的概念与事实，考核的方式也引导

学生将科学看作确定性且客观的事实 [12]。而

在大众媒体中，一方面，更明确的科学内容

因结论的可信性更大，因此更容易吸引媒体

从业者的目光；另一方面，对于存在不确定

性和值得争议的细节，媒体从业者有时也会

直接将不确定性的部分删除 [3]。

在克吕和希恩提出的 “传播连续区”的基

础上，本研究将内行专家层面和专家间层面

传播的科学形象界定为“科学共同体情境中

的科学形象”，将教育层面和科普层面传播的

科学形象界定为“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

其中，“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主要

指仍具有人类活动痕迹的科学形象，如科学

是需要一个研究过程的，科学猜想或假设需

要足够的证据的支持才能够成立，由于研究

方法和研究样本的局限性，科学是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的，科学结论需要通过同行评议

的过程，才能得到成为可靠科学知识的合法

性。而“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主要指缺

少人类活动痕迹的、由明确客观科学知识组

成的科学形象，如科学不涉及研究过程，不

需要证据，是确定的、不涉及群体活动的。

在一般情况下，媒体往往呈现出的是公

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但这种状况可能会带

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公众在习惯客观明

确的科学形象的基础上，常常会对科学保持

一种过高的期待 [13]，但科学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旦某些事件不能满足公

众对科学的预期，就可能引起公众对科学或

科学家的抱怨，进而影响公众对科学和科学

家的信任程度 [13]。其次，随着科学对社会的

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公众往往需要参与有关

科学的社会决策，当科学家们对某一问题，

如气候变化、转基因技术、干细胞持不同看

法时，习惯公众情境中科学形象的公众往往

会产生迷茫，影响其对相关问题的判断。最

后，公众对于客观明确的科学形象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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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导致科学家不敢呈现科学共同体情境中

的科学形象，否则将会影响科学家群体的社会

权威性，威胁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科学

与公众的距离将进一步扩大，可能导致科学与

公众之间的交流成本更高，对话更加困难。

在与科学相关的公共危机之下，由于科

学与公众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公众可能会对

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产生兴趣，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是否有可能呈现出

另外一种科学形象呢？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我

国公众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

使得公众对科学，甚至是仍处于科学共同体

情境下的科学产生兴趣。以往只作为科学共

同体交流载体的科学论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大背景下也得到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并能

够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如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有关“人传人”的论文事件。公众的

关注也使得媒体能够产生一定的动力去关注

仍处于科学共同体情境下的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涉及研究过程、证据、群体交流的仍

存在明显人类痕迹的科学。

2 抖音平台上论文事件短视频及其呈现出
的科学形象

2020 年 1 月 30 日， 有 媒 体 曝 出 中 国 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

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研究

通过回顾性分析，得出了新冠肺炎病毒早在

2019 年 12 月中旬已经发生人际传播的结论。

这项研究随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公众认为

科学家在早已知晓病毒能够“人传人”的情

况下隐瞒不报，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2020

年 1 月 31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回

应，说明了文章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作者、

发表目的等 [14]。

公众对这篇文章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

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的理

解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的病毒，

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需要一定的时间开展

相应的研究，病毒是否存在“人传人”需要

依赖于足够的证据，证据的获得需要依赖研

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且由于研究样本和研究

过程的局限性，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 2019 年 12 月中

旬并不知道病毒能够人传人，甚至还没能研

究出分离病毒的方法，虽然之前也存在该病

毒可能会人传人的猜想，但缺少证据的支持。

科学家们是在 2020 年 1 月下旬得到数据，并

基于这些数据开展了回顾性分析，从而得出

了新冠肺炎病毒在 2019 年 12 月中旬发生人际

传播的科学结论。可以说，这一争议性事件

的核心冲突体现在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

和公众情境中的科学的不同，也成为媒体能

够向公众呈现出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

象的重要契机。

2.1 研究框架与样本的选取

根据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与公

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定义，这一部分将是

否涉及研究过程、证据、不确定性、群体交

流等作为区分两种科学形象的指标（见表 1）。

之后，本文以“疾控中心 论文” “论文 人

传人 高福” “高福 论文事件” “疾控中心 人传

人”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上搜索相关短视

频，并选取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点赞量超过

1 000 的短视频作品。通过人工筛选，得到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人传人论文事件

直接相关的短视频作品 13 个。样本中短视频

表 1  两种科学形象的指标

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
涉及研究过程的
涉及证据的
不确定性的 
涉及群体交流的

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
无研究过程的
不涉及证据的
确定性的
不涉及群体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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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视频样本概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时长（秒）
15 
11 
26 
9 
5 
15 
10 
7
20
27
17
17
32

发布时间
4 月 23 日
4 月 21 日
1 月 3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1 月 31 日

点赞量（次）
6 854
29 000
35 000
2 350
2 212
2 581
45 000
3 586

272 000
18 000
2 268

255 000
8 953

呈现方式
个人陈述
图文
图文
图文
图文
采访
图文
图文
图文
图文
采访
采访
图文

抖音号身份
四川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官方账号
河北新闻网新媒体工作室官方账号
经济日报经点科学工作室官方账号
萍乡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
中共抚州市委宣传部官方账号
大河报官方账号
太行日报官方账号
潍坊电视台官方账号
新京报政事儿工作室官方账号
农民日报社官方账号
河北广电报业融媒体官方账号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直播官方账号
新京报评论官方账号

的点赞量跨度较大，最低 2 212 次，最高 27.2

万次。视频时长介于 5 ～ 32 秒之间。发布时

间主要集中在 1 月 30 —31 日（30.77%）和 4

月 20 —23 日（69.23%）两个时间段。第一个

时间段是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并引起网友热议

的时间；第二个时间段是文章主要作者之一

高福院士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公

开回应网友质疑。从抖音号的身份来看，所

有的 13 个抖音号都属于官方账号，其中 12 个

为媒体（报纸、电视台、网站）的官方或下

属工作室官方账号，另 1 个为地区政府宣传部

账号，没有个人用户背景的账号（见表 2）。

从短视频内容的呈现形式来看，主要有

图文、个人陈述、采访 3 种方式，其中图文

（69.23%）是最重要的呈现方式。所有采访

和个人陈述形式的短视频材料均来自高福院

士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的那次采访。对于图

文形式，3 条短视频中的图片或声音也直接

来源于同一次采访；1 条图文形式短视频的

材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月 31 日

在官方网站上做出的公开回应；3 条来源于

论文、相关部门的疫情通报、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回应等多个不同的渠道；2 条无

明确信息来源。

2.2 短视频中的科学形象

本文将依据第一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

对样本中呈现出来的科学形象开展研究。具

体的分析方式为，如果一条短视频中的图像

或叙事的内容涉及“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

学形象”和“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中任

何一个指标，则在相应的条目中加 1。如一

条短视频中的图像和叙事同时涉及某一指标，

则只统计一次。之后，对两种科学形象的得

分进行统计。之所以忽略短视频中的声音部

分，主要是通过调研发现，样本中的声音部

分或者是单纯的背景音乐，与科学形象的建

构无关，或者是采访双方或单方对叙事内容

的陈述，或对图文内容的陈述，与叙事部分

重复。样本中呈现的科学形象见表 3。

由表 3 可知，虽然一部分短视频呈现出

了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但整体上

比较有限。在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

的指标中，短视频中呈现了科学涉及研究过

程和涉及证据。对于涉及研究过程，有 3 条

短视频提到了论文的结论是需要进行回顾性

分析的，如“‘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 425

表 3  短视频样本中的科学形象

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 公众情境中的科学形象
指标

涉及研究过程的
涉及证据的
不确定性的
涉及群体交流的
总计

指标
无研究过程的
不涉及证据的
确定性的
不涉及群体交流的
总计

得分
3
4
0
0
7

得分
10
9
13
1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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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

论”“论文是根据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上报

的 425 例确诊病例（包括 15 名医务人员）所

作的回顾性分析”。这些表述主要来自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论文事件做出的公开

回应。此外，短视频还提到了科学涉及证据，

有 4 条短视频提到了科学推论需要事实或数

据的支持，如“他强调，公共卫生专家的工

作仅仅根据经验进行推测是不够的，最重要

的是：找到确凿的事实从而做出有依据的判

断”“数据显示，疫情人际传播从去年 12 月

中旬已开始发生”。

更多的短视频倾向呈现公众情境中的科

学形象。其中，所有短视频都呈现出了确定

性和不涉及科学共同体群体交流的特点，如

将高福院士对该论文事件的回应简单地概括

为“我从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从未说

过不存在人传人”，又如“在任何情况下，科

学家都不能够说不存在人传人的”等。短视

频并未对为什么科学家不能够说不存在人传

人开展进一步的解释。科学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尤其对于流行病学而言，在研究样本

有限的情况下，科学研究只能基于样本得出

科学结论。但在短视频中，并未进一步发掘

这一确定性科学表述背后体现出来的科学不

确定性。此外，样本中的短视频都未提及科

学共同体的群体交流。也就是说，短视频更

多呈现的是一种无研究过程的、不涉及证据

的、确定性的、不涉及科学共同体群体交流

的科学形象。

2.3 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过滤——

基于 7 条来源于同一采访的短视频的分析

在 13 条短视频样本中，3 次采访、1 次个

人陈述形式，以及 3 条图文形式共 7 条短视频

来源于中国国际电视台在 2020 年 4 月对高福院

士的一次采访。这次采访使用的是英文，在中

国国际电视台官方网站上呈现的时长为 4 分 9

秒 [15]，在样本短视频中的呈现时间为 7~17 秒。

本部分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原版本是否

涉及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因素，

以及短视频是如何选择与处理的。

通过对原版本所有语句进行整理和分析

发现，采访者与被访者都提到了科学共同体

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要素。其中，“涉及证据”

和“涉及群体交流”分别被提到了 3 次，“不

确定性”被提到了 2 次，见表 4。

7 条短视频中有 6 条节选的视频或声音或

图片或文字内容来自高福院士在镜头前斩钉截

铁地说：“我从来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这一表述采用的是确定性的表述方式。在科学

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表述方面，只有 3

条短视频分别有 1 次提到了科学涉及证据，节

选的内容是“公共卫生专家的工作仅仅根据经

验进行推测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找到确凿

的事实从而做出有依据的判断”，具体见表 5。

表 4  原采访版本中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

指标
涉及研究过程的
涉及证据的
不确定性的
涉及群体交流的
总计

得分
0
3
2
3
8

表 5  短视频对原采访视频的使用及其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体现

序号

1
2
4
6
8
11
12

时长（秒）

15 
11 
9 
15 
7 
17 
17 

发布时间

4 月 23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点赞量（次）

6 854
29 000
2 350
2 581
3 586
2 268

255 000

呈现方式

个人陈述
图文
图文
采访
图文
采访
采访

使用原版本
视频的方式
个人陈述
图文
图文
采访
图文
采访
采访

科学共同体情
境中科学形象
无
涉及证据
涉及证据
涉及证据
无
无
无

抖音号身份

四川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官方账号
河北新闻网新媒体工作室官方账号
萍乡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
大河报官方账号
潍坊电视台官方账号
河北广电报业融媒体官方账号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直播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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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原采访视频共有 8 处提到科学

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要素，但在短视

频的制作过程中，只有 1 处得到了呈现。短视

频主要呈现的是原视频中确定性的表述。也

就是说，短视频的制作过程是对科学共同体

情境中科学形象的过滤过程。

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过滤过程早在原采

访视频中就已经出现了。由于采访的语言为

英语，为了国内受众理解方便，中国国际电

视台为视频配上了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已

经将 1 处对不确定性的表述和 1 处涉及证据的

表述隐藏了。如采访人用英文表达的含义是

“我们知道是通过央视对钟南山的专访，采访

中他谈到了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字幕

将其处理为“我们知道是通过央视对钟南山

的专访，采访中他谈到了存在人传人”，将

“可能性”这一表达不确定性的含义处理成了

确定的表述。又如，被采访人的回答是“我

们怀疑过是否存在小范围感染，我们发现在

那已经有了明确的小范围感染的例子”，但字

幕的表达是“我们怀疑过是否存在小范围感

染，后来确定已经存在小范围感染”，将涉及

证据的表述去掉了。此外，样本中 1 号短视

频也明显来源于这次采访，但是内容没有体

现在目前的官方版本中。其中，被采访人在

解释为何要发表文章时，提到“在同行评议

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全球共享信息的最好方

式”，但“同行评议”这一涉及群体交流的要

素在中文字幕中也没有得到体现，而是表达

为“这些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是非常重要

的，在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是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作为短视频材料的来源，原采访

版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科学共同体情

境中的科学形象。

由此可见，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呈现的

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在媒体处理和

短视频节选的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两次过滤。

在此过程中，与核心叙事相关性有限的科学

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要素不断地被

过滤掉，确定性的、不涉及研究过程的、不

涉及证据和群体交流的信息则被保留下来，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公众情境中的科学

形象。

2.4 短视频较少呈现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

的原因分析

首先，制作者缺少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

的科学形象的了解。一方面，制作者本身缺

少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的了解。

由表 2 可以看出，关注该事件的抖音账号都是

机构用户，且绝大多数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账

号，缺少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组织参与。另

一方面，制作者缺少足够的时间向科学共同

体了解相关情况。传播媒体重视时效性，这

一价值观也能够体现在短视频的发布过程中。

从表 2 可以看出，短视频的发布时间往往是在

事件曝出的两天内，两天的时间不足以完成

联系科学家、采访科学家、撰写脚本、完成

视频制作的过程。因此，制作者自己不了解，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科学共同体情境中

的科学形象。

其次，短视频时间有限。样本中短视频

的时长最长有 32 秒，最短只有 5 秒。在如此

短暂的时间中很难呈现受众并不了解的科学

内容，比如在本文样本中，没有 1 条短视频对

“回顾性分析”这一对理解该事件尤为重要的

概念进行解释。由此也导致了受众的不理解，

如有的评论中直接表示“不懂”“回顾性分析

分析那么久？”“作者可能穿越了，才能回顾性

分析”等。

最后，受众对抖音短视频更多的是娱乐

性的需求 [16]，而与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

象有关的元素与该事件本身的娱乐效果距离

较远。比如有的短视频的叙事内容只有一句

话——“高福：我从没说过不存在‘人传人’

新冠肺炎疫情下科普短视频中的科学形象 <<< 王    聪    郭    晗    杨    茜 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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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点赞量 25.5 万的短视频的标题也是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我从未说过不存在

‘人传人’现象”。也就是说，被采访人是否

说过这句话更符合核心叙事，更满足受众的

娱乐性需求。而涉及科学共同体群体交流这

一与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直接相关

的内容则被忽视了。被采访人在同一采访节

目中不仅提到了同行评议，而且提到了得出

“人传人”的结论经历了一个专家会议，也就

是达成共识的群体交流讨论的过程。对于同

行评议，样本中只有 1 条短视频提到，但由

于采访是英文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在

中文字幕中完全被忽略了，至于原采访材料

中有关那次科学共同体开会讨论过程的内容，

则完全没有出现在样本中的短视频中。

3 结论与建议
媒体需要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

象进行一定的呈现，使公众了解另一种科学

形象，加深其对科学本质和过程的认识。但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即使在公众可能会对科

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产生兴趣的 情

况下，样本中的短视频也更倾向于呈现无

研究过程的、不涉及证据的、确定性的、不

涉及科学共同体群体交流的科学形象，对

与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相关的元素，

表现得仍然比较有限。究其原因，制作者、

短视频的形式特点、受众三个方面都有可能

影响短视频对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科学形象的

呈现。

为了丰富公众视域中的科学形象，具有

科学背景的短视频账号，如科研机构、专业

性科普机构，以及具有专业科学背景的用户

账号应该抛弃塑造全能型科学形象的动机与

目标，结合自身的优势，有意识地在作品中

呈现科学共同体情境中的科学形象，丰富公

众对科学的理解，即使这一做法有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科学家的社会权威。而缺少科

学背景的短视频制作者在制作与科学相关的

短视频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的了解，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加强与科学家之间的

沟通。如果短视频与科学相关，制作者可以

考虑适度加长短视频的时间。为了满足受众

需求，制作者还可以考虑将与科学共同体情

境中的科学形象相关的要素与娱乐性进一步

关联，吸引受众对另一种科学形象的关注。

此外，对于科学传播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应

该加深对媒体中较为单一的科学形象及其有

可能产生的问题的了解，通过政策条目，有

意识地引导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媒体呈现出多

种科学形象，丰富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减少

真理型或全能型科学形象的塑造，从而尽可

能减少科学与公众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加

强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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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channels for the 
public to obtain scientific knowledge have changed. Short video platforms represented by Tik Tok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amo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variou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ort videos on Tik Tok. Therefore，it’s 
meaningful to introduce“communication capacity”as an index to measure video’s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communica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entropy method. 100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ort videos ranking at the top on Tik Tok between 
November 1st 2019 and Feburary 1st 2020 were examined to find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communication capacity. In the light of characteristics of top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ideos，it is 
recommended to produce high-quality content adapted to target platform，develop personaliz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counts and increase user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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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short videos of the CDC paper event on Tik Tok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cientific image presented by science short videos，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defining 
the scientific image as“scientific imag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ontext”and“scientific image in 
the public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short videos that can receive a certain amount 
of attention related to the CDC paper event is limited and the videos in the sample tend to present the 
scientific image in the public context. Further investigation finds that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the 
traditional media to Tik Tok is a filtering process of scientific imag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ontext. 
Producer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videos and audience may affect the videos’pres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ima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y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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